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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诗歌与惠山二泉

张林宇，首作帝

无锡惠山的泉水，自大历年间开凿以来，便为文人雅士所称道。“茶圣”陆羽曾论水次第凡二十种，列常州无锡县惠山石

泉第二；独孤及在《惠山寺新泉记》中对其极尽褒美“甘溜湍激，若醴酾乳喷”；李绅也曾形容二泉“在惠山寺松竹之下，甘

爽，乃人间灵液，清澄鉴肌骨，含漱开神虑，茶得此水，皆尽芳味”。后世诗人慕名而来，写下了不少关于二泉的诗歌。惠山

二泉因此名声大噪，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关于惠山二泉的描写，可以上溯到唐代中叶。有唐一代，经济发达，诗道盛昌。游人们在流连山水之余，舞文弄墨，创作

了许多歌颂二泉的作品。比如独孤及曾以二泉明志：“濯其源，饮其泉，能使贪者让，躁者静，静者勤道，道者坚固。”皇甫

冉作《杂言无锡惠山寺流泉歌》，既赞扬了泉水给世人带来的便利，又抒发了自我归隐的志向：“任疏凿兮与汲弓丨，若有意

兮山中人……我来结绶未经秋，已厌微官忆旧游。且复迟回犹未去，此心只为灵泉留。”

无锡本土诗人李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自幼孤苦，长年寓居惠山寺读书；年少独特的经历使得李绅对惠山二泉充满了特

殊的情怀。在《别石泉》中，他这样描写：“桂凝秋露添灵液，茗折香芽泛玉英。应是梵宫连洞府，浴池今化醴泉清。”诗人

连用梵宫、洞府、浴池、醴泉等意象，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二泉的灵动之感，颇具佛道神韵。

李绅进京做官后，仍不忘带上故乡的泉水，赠予亲朋好友，结交权贵。其好友李德裕就对惠山二泉情有独钟。宋人唐庚在

《斗茶记》中记载：“唐相李卫公好饮惠山泉，置驿传送，不远数千里。”李德裕爵袭卫公，权倾一时，在他的号召下，绵延

千里的“运泉业”便发展起来，成为权贵阶层的时尚。如此劳民伤财的举动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诗人皮日休曾作诗讽刺：“丞

相常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嫌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李德裕的“运泉”与杨贵妃的“荔枝”何其相似。正

是在这种徒耗民力而无利家国的政令下，大唐朝廷江河日下。松雨斋《运泉约》也有记叙：“昔卫公宦达中书，颇烦递水……

运惠水：每坛偿舟力费银三分，水坛坛价及坛盖自备不计。”贵族的附庸风雅、市侩的斤斤计较使二泉经历了“由神到形”的

转变，造成了审美上的严重倒退。

除了文人墨客的创作外，僧人群体也是唐诗创作的主力军。唐代诗僧往往兼具释、儒两家之长，既精通诗律，又善辨禅机。

他们笔下的二泉沉谧祥和，又带有幽深玄奥的气质，正如惠山寺僧若冰作《题惠山泉》：“石脉绽寒光，松根喷晓凉。注瓶云

母滑，漱齿茯苓香。野客偷煎茗，山僧惜净床。安禅何所问，孤月在中央。”诗人巧妙地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氛围，把泉源之奇

景、泉水之香滑、山野之逸趣与禅意结合；尾联以“孤月在中央”照应“安禅何所问”，似乎答非所问，实则给二泉披上了神

秘的面纱，也让读者留有充分联想的空间。

纵观整个唐代文学史，关于惠山二泉的诗篇留存不多。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二泉开发时间较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晚唐

时期顶尖诗才的匮乏密不可分。真正将惠山二泉推向文化层次，并对文学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还要从宋代算起。

宋代典籍中，关于惠山二泉的诗篇数量众多，种类繁杂。其中最富盛名的当属苏轼“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

一句。熙宁六年至七年期间，苏轼路过无锡，到惠山游赏品泉，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

其诗对仗工稳，结构严整，流露出落拓不羁、纵横潇洒的风格。显然，苏轼对于惠山二泉仰慕已久，故而连用“独携”“来试”

两词，以宏大的气魄勾勒出登临惠山、烹煮二泉的渴慕心理。诗中提到的“小团月”即宋廷贡茶“小龙团”。“天上”二字又

将茶叶与“天子”“天宫”联系起来，隐晦地点出茶之贵重，与“人间第二”遥相呼应。诗人有意识地从饮茶这件小事出发，

展开丰富的联想，使得圆月、贡茶、名泉三个意象相映成趣，渲染出“泉煮龙团”“月映二泉”的诗意风光。尾联更是以“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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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无语空归去，半岭松声万壑传”做结，在怀慕孙登、阮籍二隐士的同时，流露出自己对栖居惠山、对饮二泉的念想。颇值一

提的是，苏轼返回杭州后仍对二泉念念不忘，写下《寄伯强知县求惠山泉》：“兹山定空中，乳水满其腹。遇隙则发见，臭味

实一族。浅深各有值，方圆随所蓄。或为云汹涌，或作线断续。或鸣空洞中，杂佩间琴筑。或流苍石缝，宛转龙鸾蹙。瓶罂走

四海，真伪半相渎。贵人高宴罢，醉眼乱红绿。赤泥开方印，紫饼截圆玉。倾瓯共叹赏，窃语笑僮仆。岂如泉上僧，盥洒自挹

掬 3 故人怜我病，篛笼寄新馥。欠伸北窗下，昼睡美方熟。精品厌凡泉，愿子致一斛。”苏轼对二泉极为喜爱：他不厌其烦地

列举惠山二泉的种种形态，将泉水的声、形、色描绘得细致入微；为了乞求一斛泉水，还“费尽心机”地找出“精品厌凡泉”

的理由，足见一片痴心。五年后，苏轼重游故地，又写下“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泉、茶、

窗、盏相映成趣，深深地吸引了诗人，使他流连忘返，情不自禁地感叹“岂如山中人，睡起山花发。一瓯谁与共，门外无来辙”。

宋代文人追求精致、崇尚高雅；因此，惠山二泉成为文人梦寐以求的馈赠佳品。“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曾为得到

二泉水而欣喜不已。他在《谢黄从善司业寄恵山泉》中这样赞叹：“锡谷寒泉橢石俱，并得新诗虿尾书。急呼烹鼎供茗事，晴

江急雨看跳珠。是功与世涤揣腴，今我屡空常晏如。安得左鞴清颍尾，风炉煮茗卧西湖。”在他看来，烹煮二泉水就是一种心

灵的享受，它可以荡涤浊世，使人清静无忧。

宋代以文治天下，文人们热衷于品茶酌泉、吟诗作对，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也正是“宴游纪行”题材在宋诗中流

行的原因。相对于唐代的“运泉”壮举，宋代文人具有更高的审美情趣，他们更爱亲临惠山，亲自品尝“天下第二泉”；同时

也得忙里偷闲，在游山玩水之际寻找憩息之所。王禹偁曾在百忙之中“吟入惠山”，写下“好抛此日陶潜米，学煮当年陆羽茶”，

体验了一回隐士生活；临别远行，他仍恋恋不舍，长叹“劳生未了来还去，孤棹寒篷宿浪花”。诗人以独到的手法对比了游玩

之乐与离去之无奈，这也恰恰展现了宋人追求仕宦与渴望归隐的矛盾心态。蔡襄《即惠山煮茶》也称：“鲜香篱下雪，甘滑杯

中露。当能变俗骨，岂特湔尘虑。”惠山二泉感染了诗人，使他脱胎换骨，远离了俗世纷争的困扰，探索内心诗意的柄居。而

王汾《惠山泉》则与前人皇甫冉不谋而合：“泉品旧知名，澄源石乎盈。甘滋饱僧饭，润泽济农耕……惭怍方堆面，尘埃正满

缨。临流聊洗濯，心已识蒙亨。”

为了让宴游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宋人常常在筵席上吟诗助兴、酬唱应和。这种消遣方法贴近文人的审美趣味，因此广为流

传。苏绅、苏澈、李纲等仕宦名流都是个中好手。

同安人苏绅曾在席上拈得“云”字为韵，作《陪制置朱工部正辞赋恵山泉诗分韵得云字》：“醴液璇源世未珍，陆经甄品

始流闻。千寻深异江心汲，两狐元因岭上分。轻发茗花凭匕箸，散为膏泽待风云。一篇此日摘鸿藻，五色他年浴凤文。”诗歌

格律工稳，雕琢用心，将宴饮之乐、风景之美、追捧之意融为一体。苏辙《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无锡铜

瓶手自持，新芽顾渚近相思。故人赠答无千里，好事安排巧一时。蟹眼煎成声未老，兔毛倾看色尤宜。枪旗携到齐西境，更试

城南金线奇。”“新诗态度霭春云，肯把篇章妄与人。性似好茶常自养，交如泉水久弥亲。睡浓正想罗声发，食饱尤便粥面匀。

底处翰林长外补，明年谁送麗溪春。”前一首以“蟹眼”“兔毛”“枪旗”喻茶，写尽茶叶的种种奇特形态，生动形象，新颖

奇特；诗尾展开想象，安排惠山二泉与齐西金线泉一较高低，趣味益然。后一■首则以物喻人，借品茶之事阐释修身养性的道

理，言浅意深。其余如周餐《次韵陆子泉》、李纲《次韵士特试谷帘泉见怀之作其一》等各有所长，俱不细表。

另一方面，宋代独特的社会环境也造成了崇尚深邃内敛的艺术风格。宋代诗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或追述先贤，或议论古今，或阐明哲理，格局不一，内容迥异。杨旻《题惠山泉》借古抒怀：“荐茗能全味，援琴欲绝弦。谁

言到池尽，馀响更潺湲。”刘达《惠山泉》从独特的视角评述二泉：“品第冠寰中，名色固已掲。世无陆子知，淄渑谁与别。”

感慨“伯乐难遇”的千古遗恨。顾逢《慧山》：“空山尘不到，白昼定僧禅。龙口一泓水，人间第二泉。”以空山、僧寂为背

景，突出二泉远离世俗的处所，抒写了清静淡漠、怡然自得的心境。苏舜钦《无锡惠山寺》：“清泉绝无一尘染，长松自是拔

俗姿。”借泉自喻，将视觉、味觉拔高到道德层面，抒发清高之志。张蕴在《惠山》中暗藏机锋，令人浮想联翩：“石苔滑汰

屋连斜，第二泉边古佛家。一壑松风听不了，却留僧坐自煎茶。”而曹彦约《游惠山观第二泉》最为奇特：“自逢陆老问君名，

又见苏公记此行。从此却归庐阜去，岂无声寄谷帘兄。”所谓“谷帘兄”即庐山谷帘泉。《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一记载了陆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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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泉之事，他把庐山康王谷水帘水列为天下第一，惠山石泉屈居其次，因此前者为“兄”，后者为“弟”。诗人先用陆羽、苏

轼的典故说明二泉的文化地位；随后笔锋陡转，重演历史：谷帘泉得胜而归，惠山泉为“兄”喝彩，以声践行，遥寄祝福。诗

人借助奇妙的幻想来显露他独到的审美情趣：相对于“天下第一”的名头，惠山二泉所流露出来的宽容大度、温文尔雅、和光

同尘、与世无争的气质更令人倾倒。诗中写两泉相争，却没有一丝“争先恐后”的烟火气息，反而渲染了“兄友弟恭”的和谐

场景，这正是儒家“孝弟”文化的精髓。这种中正和谐的思想艺术极大地丰富了二泉的内涵，也体现了宋人追求外部事功与内

心修养协调的人生境界。

在唐宋两代的诗歌作品中，关于“惠山石泉”的称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称惠山泉，有的称惠泉，还有的称“陆子泉”。

南宋杨万里在《题陆子泉上祠堂》中详细说明了其间的关窍：“先生吃茶不吃肉，先生饮泉不饮酒。饥寒柢忍七十年，万岁千

秋名不朽。惠泉遂名陆子泉，泉与陆子名倶传。”至于所谓“二泉”之名，始于陆羽，兴于苏轼，后世诗人大量沿用“二泉”

之称，使它成为诗歌创作史上的固定代号。如程公许《汲惠山泉烹日铸》：“白头未了红尘债，再酌人间第二泉。”刘宰《送

张端袤赴潘葑》：“汲取人间第二泉，酿成天上酌神仙。”李正明《与客往天宁素饭以惠山水煎茶》：“共分摩诘众香饭，仍

试华山第二泉。”杨万里《惠泉分茶示正孚长老》：“须烦佛界三昧手，拈出茶经第二泉。”范成大《刘德修少卿避暑惠山因

便寄赠》：“遥怜海内无双士，独酌人间第二泉。”此时的“二泉”已经超越了惠山泉的本义，带上了隐逸逍遥、超脱世俗的

风采。

事实上，关于“二泉”的命名别有深意。可备一谈的是，历代对“天下第一泉”的争论莫衷一是，明人张凤翼就在《跋沈

启南品泉图卷》中提到：“中冷味厚，诚若沈评，而吴之抑中冷，亦不为无故，特未之审耳。”其实，从陆羽推崇庐山泉开始，

济南趵突泉、镇江中冷泉、北京玉泉、峨眉山玉液泉、安宁碧玉泉、衡山水帘洞泉都曾被冠以“天下第一”的称号。然而人们

对于“二泉”的评定却毫无异议。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自唐宋以来，惠山“二泉”摆脱了“泉”的局限；大量的诗歌创

作、艺术描写以及诗作背后兴盛的文人群体都赋予二泉以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元素源远流长，毫无间断，成为其他名泉

难以企及的重要因素。因此，历朝历代都不乏有诗人为“二泉”打抱不平。清人陶沅有诗：“列名为第二，实不让第一。”诗

僧元瑾戏墟：“鸿渐昏老子，舌本何其谫。错品落第二，千载徒扼腕。”广大诗人一面不满于惠山泉的排位，一面又默认了它

“名为第二，实乃第一”的特殊地位，这一现象与传统文化中恭谦礼让、韬光养晦的内涵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宋儒朱熹在《周

易本义》中讲述的进退至理：“六三，观我生，进退。六三居下之上，可进可退，故不观九五，而独观已所行之通塞以为进退，

占者宜自审也。”传统文化强调进退有度，一面谦辞虚名，一面进德精业，不偏不倚，处世中庸，这一点在“二泉”命名上体

现得淋漓尽致。

唐宋时期正是吴文化崛起的重要阶段，经济的富足、交通的便利、尚学风气促成了吴文化包容、和谐、开放、创新等诸多

特点，这也促成了二泉诗歌的繁盛。唐宋诗人以二泉为媒介，咏史抒情，明志说理，内容繁杂，题材众多，风格迥异；他们既

描摹现实生活，又多有理想的期盼；既有登临品泉的快意，也不乏寄予想象的意境；既勾勒江南柔美的风光，又隐含人类浩瀚

的文化历史。二泉诗歌的蓬勃发展，正是吴文化极度繁盛的缩影。

唐宋两代诗人对惠山二泉的大力讴歌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唐宋诗人的作品中，惠山二泉的多重文

化内涵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或清高、或中和、或灵动、或含蓄、或平淡、或诡谲，情态万千。他们的创作使惠山二泉的形象日

益丰满，逐渐成为古诗中描摹山水的典范。


